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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   读

《李公案奇闻》 三十四回 , 清光绪二十八年 ( 1902 年 )

文光书坊刊 , 下注 : “二续嗣出”, 第十八回又说 :“其中有

许多情节 , 与李公毕生事业有关 , 不但为此书后半部张本 ,

且与二集、三集、四集各案均有关系。”可见这是初集。后

三集可能只是计划中的事 , 未见出版。作者署“惜红居士编

纂”。惜红居士其人生平失考。惟书首有一序署“法国劳德

氏口授 , 丹徒张士同笔述”, 还有恨恨生序 , 惜红主人、痴

道人题词。这些文字 , 有可能皆作者化名所写 , 然则丹徒张

士同便可能是作者之真名 , 但无确证 , 只可存疑。此书主人

公李持钧的原型就是清末著名爱国将领李秉衡。李秉衡是辽

宁海城人 , 历任广西按察使、山东巡抚、巡阅长江水师大

臣 , 当时有“北直廉吏第一”之誉。庚子事变中 , 八国联军

进犯北京 , 李秉衡提师北上勤王 , 兵败后吞金自杀。本书中

的公案故事基本以他的办案事迹为据写成 , 但不可能无艺术

虚构。在艺术技巧方面 , 本书主人公形象塑造得比较成功 ,

个性鲜明 , 有一定典型性 ; 作品语言也朴实流畅。因有真人

真事的素材基础 , 故比起普通公案小说来 , 更富有现实批判

意义 , 有可读性。



序

余识李公三十年矣。李公护广西 , 抚篆之日 , 中法方失

和 , 交兵南越。余以敌国之人 , 滞迹西粤 , 深虑不免 , 乃蒙

李公派弁护送至沪。同行有英教士二 , 意、德、荷兰人各

一 , 皆李公援救得生者也。然则公之于外人 , 其素无仇视之

心也明矣。及东山再起 , 改厥宗旨 , 庚子一役 , 遂以身殉。

呜呼 , 岂无故哉 ? 盖其性本偏于好名 , 而中国自甲午之

败 , 创钜痛深 , 民心愤激 , 非疾视外人不足以媚民而邀名 ,

遂不遑他顾 , 一意孤行 , 而不知溃败决裂之至于斯也。故前

之爱护 , 后之仇杀 , 皆非公之本心 , 悉受祟于好名之一念 ,

卒至杀身误国而不及悔。呜呼惨矣 !

是以心不可偏 , 偏则蔽 , 偏则溺陷而不知返。观李公之

末路可以鉴矣。虽然 , 偏于短者必偏有所长 , 在用人者节而

取之。使李公得终其身于牧令郡守 , 以尽其抚字刍牧之长 ,

则茧丝保障 , 当不得专美于前 , 龚黄不足言矣。而惜乎用人

者不之察也。余不能忘李公之恩 , 亦不敢曲讳其失。读是书

益有感于余心 , �推原其后先异辙之由 , 书之简端 , 以质之

中外之操人伦之鉴者。

法国劳德氏口授

丹徒张士同笔述



《李公案奇闻》 序

李案奇闻何书乎 ? 小说也。小说则曷为乎序之 ? 曰 : 序

之者非以其书也 , 非以其书之为小说也 ; 读其书 , 有所感于

心 , 心有所感而书之 , 固不必其为序也。

夫幼而学者壮而行 , 儒生之素志也。乃不得行其所学于

时 , 因记其所闻而为说 ; 说又无济于当世之大用 , 仅而得署

曰小 , 不亦重可悲乎 ? 虽然 , 吾更因其所说而有说 : 如李公

者 , 非所谓得行其志者乎 ? 由令邑而守郡 , 而监司 , 而封

疆 , 而督师 , 何莫非得行其志者 ? 何莫非得见其所学者 ? 而

尤得死于王事 , 以名始 , 以节终 , 不亦几完人乎 ? 乃骨肉未

寒 , 而罪名加矣 ; 诏墨未干 , 而恤典撤矣。纪功无录 , 归狱

有辞 , 讵始愿之所及乎 ?

故儒者非必得行其志为幸。得志而径情直行 , 以畅吾意

之所欲 , 谓吾能得吾民之心 , 事皆可称此而行也 ; 而不知军

国重要之图 , 度海量力之诣 , 贸贸焉以万乘为孤注 , 一卤莽

灭以行之 , 虽一瞑而万古不视 , 而大局更何堪回首乎 ? 设李

公有以陶淑其情性 , 不徒尚意气以用事 , 吾知其决不出此。

设李公不能得志 , 终其身于一州一邑之长 , 得竭尽其能于茧

丝保障之余 , 吾知其必能追踪李杜 , 比肩龚黄 , 将血食庙祀

而无匮也。惜皆未然 , 竟铸此错。则得行其志 , 固非李公之

幸也。然则 , 优游泮奂 , 得专心学问以考察当世之务 , 优其



识以老其材 , 以待仔肩大任 , 而无复溃防覆余之虞 , 岂非儒

生之大幸而钜公元老所求而不可得者乎 ? 吾读是书 , 吾乌能

无所感而不书 ?

光绪二十有八年清明后一日 , 恨恨生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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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一  回

传奇闻野老闲评

编新词稗官借鉴

词曰 :

藉藉颂声载道 , 悠悠众口铄金。是非功罪未分

明 , 青史何年论定 ?   一枕黄粱乍熟 , 半窗红日

西沉。村言市语任纷纭 , 姑妄言之妄听。

这首词是惜红居士的杜撰 , 也算小说家的通例。凡作小

说 , 无论高底好歹 , 必有一首词开首。这词的排调 , 十书有

九是《西江月》。因此 , 惜红居士编纂此书 , 也不能不照例

办理。

这部书 , 本来说的是近今一位大员。这位大员却并不由

科甲出身 , 亦并非是军功保举 , 就是从小小知县起家 , 一直

升到尚书总督 , 五省的钦差。这也算得功名到头 , 富贵不尽

的了。谁知道这位大员却天生成的一种古怪脾气 : 生平不喜

银钱 , 不贪衣食 ; 穿的是破衣旧帽 , 吃的是淡饭粗茶 ; 见人

破烂龌龊的他便喜欢 , 有人送金玉锦绣的他便生气。凡是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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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先生的属下 , 所有戏园、酒馆、估衣、绸缎、古董 , 以及

柳巷花街 , 秦楼楚馆 , 多弄得一星生意毫无 , 只好叫苦连

天 , 闭门歇业。所以 , 虽历任封疆 , 却未曾丝毫享用。偏又

值国家多事之秋 , 兵连祸结 , 从长江钦差奉旨督师 , 带了数

十营不练之兵、乌合之众 , 星夜赶程北上 , 鲁莽从事 , 竟至

一败涂地 , 不可收拾 , 呜呼哀哉 , 一命归天 , 尽忠报国。朝

廷加恩优恤 , 加官荫子 , 赐祭立祠 , 这也算得忠义流芳 , 传

扬不已了。谁知道 , 倒树寻根 , 追原祸始 , 以纵庇匪人定为

罪首 , 官阶追夺 , 恤典撤销。可怜一辈子赫赫烈烈的声名 ,

竟弄得此惨惨凄凄的结果。

是非功罪 , 朝有信史 , 野有舆评 , 此非吾辈所得议论 ,

编这部书的更不敢褒贬一字。今就他做州县的时候 , 到处颂

扬有几桩奇奇怪怪的公案 , 故老相传 , 熟在人口 , 茶坊野

店 , 你谈我讲 , 说是青天老爷的政绩 , 就是小地方的典故 ,

活龙活现 , 仿佛宋朝的包龙图 , 国初的施不全一般。惜红居

士吃饱了老米饭 , 穿暖了粗布衣 , 闲空得不耐烦 , 便将茶坊

野店你谈我讲的一段段故事搬演出来 , 为消愁解闷的活计。

至其事之有无虚实、迟早后先 , 编书的得之传闻 , 并非目

睹 , 不敢说语语对真 , 事事靠实。真的不得假 , 假的不得

真 , 看此书的必能理会得 , 固然不必多虑。

但说了这大半天 , 到底所说的这位大员姓甚名谁 ? 诸公

听我道来 : 这就是人人皆知、个个尽晓的铜锤李 , 李大人。

欲知端的 , 且听下回分解。正是 :

身后是非谁管得 , 满村听唱蔡中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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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二  回

嘉善路初次登程

天河馆一人独酌

前回说铜锤李 , 李大人 , 原本是辽东人氏 , 双讳持钧 ,

表字镜轩。因有一身绝好的武艺 , 惯使两柄熟铜流星锤 , 所

向无敌 , 因此人给他上个徽号 , 叫做“铜锤李”。年轻的时

候 , 因老大人在江苏做官 , 便随任读书 , 所以 , 虽则祖居北

地 , 却是生长南方。气宇轩昂 , 人才表表 ; 方面大耳 , 虎背

熊腰。论文 , 下笔千言 ; 说武 , 穿杨百步。自幼便有大志 ,

不肯以一笔一墨见长。因此 , 老大人就不肯拗他的性儿 , 便

替他援例报捐知县 , 以成全他仁民利物的志向。

这是贤父母因材施教的道理 , 是天下做老家儿的所当效

法的。往往人家子弟聪明伶俐 , 敢作敢为 , 就是不能埋头伏

案做老学究的功课 , 无奈这为父母的偏偏指望他读书 , 想要

中举中进士 , 点翰林 , 盼个正途出身。却也不能说他不是正

经道理 , 哪知道正与他儿子的脾气不对 , 一年耽误一年 , 反

弄得一事无成 , 青春枉度 , 到后来要另改旁的主意也来不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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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。所以 , 教子弟读书 , 只要他明白道理便是真实受用 , 倘

固执成见 , 妄想发科发甲 , 却是误人不浅。即如李公的父

母 , 若然不是明白 , 定规要他念书 , 巴结正途功名 , 则功业

成就反未可知。

闲言少叙 , 且说他做州县的公案。

这公案从哪里说起 ? 倘平铺直叙 , 未必处处都有奇闻 ,

案案皆为异事 , 无非是行香拜庙、拦轿呼冤、枷杖发落及驱

逐流娼、捉拿赌博、访察讼师、严办地棍。这些寻常案件 ,

处处皆然 , 年年多有 , 演说些老生常谈 , 岂不令看此书的讨

厌 ?今只得将稀奇的案卷 , 拣那紧要的编出 , 其余寻常公

牍 , 一切概不登录。庶几买此书的不枉费钱文 , 看此书的不

虚耗目力 , 乃编书的一片苦心 , 并非偷工减料。倘必说道 :

李公做过某县 , 为何不编 ? 李公署过某州 , 因何漏载 ? 某事

在前 , 因何落后 ? 某事在东 , 为何说西 ? 这实是编书的限于

才力 , 迫于篇幅 , 尚乞看书诸公包涵。这过节儿不得不预先

交代明白。

今先说他未做官以前一段奇闻 : 李公随任的时候 , 由江

苏到浙江公干 , 禀明堂上 , 独自出门。皆因李公素性不爱排

场 , 最不喜的是跟班、家丁前呼后拥 , 所以江浙相去数百里

之远 , 竟不要人跟随。为的是阅历程途 , 操练筋骨。正是有

心人的深谋远虑 , 非少年哥儿怕拘束的可比。因此 , 家中上

人也能放心。不然 , 宦家公子岂有独自出门的理 ?

却说李公自从出得家门 , 手携行李 , 也不坐轿 , 也不骑

马 , 走尽大街 , 便将行李扛起 , 将雨伞柄挑在肩上 , 大踏步

望官塘大路行来。饥餐渴饮 , 不一日到了嘉善地方。

这嘉善是个热闹去处 , 虽非六街三巷 , 富丽繁华 , 却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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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一条五里长的大街 , 两边各行店铺收拾得十分齐整。李公

一面行路一面看那街上买卖。不觉迎面横着一条极高大的石

桥 , 桥上有一酒饭面店 , 上写着“天河馆”三个大字 , 两边

挂着“三鲜大面、十锦小碗”的招牌。李公走上桥来 , 望里

看去 , 装修座落倒也清幽洁净。便转过身来 , 踱进店门 , 到

里间靠窗的一副座上落下 , 将行李放在身边的板凳上 , 雨伞

就横在旁边。跑堂的便带笑过来 , 说 : “客人用酒 ? 用饭 ?

今天有新鲜的大活鲤鱼 , 还有新出水的活剥虾仁。要酒有牛

庄高粱、陈陈绍兴、玫瑰佛手露 , 请客人随便点用。”一面

说 , 一面将一双乌木筷、两碟小菜、一只五彩花酒杯放在桌

上。李公正在思想 , 堂倌又说道 : “近来本馆新添鱼翅、扒

鸭。客人爱吃 , 也可零拆。”李公说道 :“你说这许多 , 我一

概不用。你给我来二两烧酒 , 一大碗清汤面。”堂倌说 :“菜

呢 ?”李公伸手指桌面上说道 : “这两碟小菜就足够我吃的

了。”堂倌心知没大意思 , 将嘴一撇 , 手拿带手 , 回头高声

的叫道 :“烧刀二两 , 清水面一碗。”少停 , 酒已烫热 , 便拿

来放在桌上 , 回身就走。李公也不去理他 , 一边斟酒慢慢的

饮 , 一边望窗下河边上观望。

此时正在二月尽、三月初天气 , 柳绿桃红 , 风和日暖 ,

河沿上有淘米的 , 有洗菜的 , 有净衣服的 , 尽是妇女 , 却老

少不一。岸上有十几个小孩放风筝。有一个小风筝钩住柳梢

上 , 咋也下不来。一中年妇人替他拿竹竿去挑拨 , 竹竿短树

株高 , 又够不着。李公正看得出神 , 忽听得一棒锣声 , ��

震耳 , 李公突地的吓了一跳。正是 :

春风三月桃花浪 , 惊起鸳鸯拍岸飞。

欲知后事如何 , 且听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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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三  回

夜行船贼人探路

天妃庙公子遇仙

却说李公正在吃酒 , 观看河边春景 , 忽听锣声震耳 , 吓

了一跳。定睛看时 , 却是一只船 , 从桥那边过来 , 上边插着

黄旗 , 上面写着字 , 是天竺进香的。后面又是一只大船 , 旗

上写的是“钦命头品顶戴四川总督部堂”。两只船一起敲锣 ,

所以锣声震耳。探头望窗下一看 , 却有只航船停泊在那里 ,

桅上灯笼的字是“杭州嘉善”。原来南方与咱北省不同 , 来

往尽是水路 , 有航船搭客装货 , 定准日期来回 , 就叫航船 ,

与北方的集船相似。这条船就是嘉善到杭州、杭州到嘉善的

来回船。

李公心中想道 : “我走了几天 , 旱路的风景也都领略过

了 , 今何不就搭这航船去 , 也见见水路的情形 , 岂不方便。”

因赶紧催面 , 拿过来就吃 , 吃完算帐 , 共是二十一文铜钱 ,

又额外两文钱是赏堂倌的酒钱。

立起身 , 取了雨伞 , 背上行李 , 刚要出门 , 对面来了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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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, 身穿红青哈喇马褂 , 头戴青缎边的夹毡帽 , 青缎套裤 ,

白布长筒袜 , 扎着护膝 , 黑布皂鞋 , 马褂的钮扣都不扣上 ,

胸间露出紫花布衬衣 , 扎着一条玫瑰紫褡膊 , 背着一小卷行

李 , 那梢头露着刀柄 , 与李公打了一个照面。李公仔细一

看 , 那人有三十来年纪 , 鹰头鼠目 , 凶恶异常 , 便知不是个

善良之辈。那人这一双眼睛也盯住在李公身上。李公趁其回

头的工夫 , 看见他耳朵后边有一个小瘤 , 便记在心上 , 转过

身望外就走 , 心中想道 : “此人好生奇怪 , 难道想看我这一

肩破烂行李不成 ?”一面想 , 一面走下大桥。由东边小夹道

转到河下一看 , 正是停泊航船的地方 , 便向前高叫道 : “管

船的 , 什么时候开船 ? 我是要到杭州 , 特地来搭船的。”那

船上有个伙计 , 正在那里劈柴烧饭 , 听见有人搭船 , 他便探

出头来招呼 , 说道 : “开船还早得很哩 ! 我们这航船有一定

的规矩 , 要到吃过晚饭 , 落过太阳 , 还要点完一支蜡烛方才

开船。你看这太阳还在树头顶 , 客人有事且请去干 , 到掌灯

再来也耽误不了。”李公听说 , 道 : “这也罢了。我且问你 ,

搭船到杭州要多少钱 ?”船家道 : “每位四百 , 饭钱在外。”

李公道 :“饭钱多少 ?”船家道 : “你这客人真没出过门。一

饭一菜 , 每客三十。这也是我们船家的老规矩 , 是祖宗留下

的这个定例 , 出门人哪个不知道 , 你还要问吗 ?”李公道 :

“这就叫一回生二回熟 , 下次搭船我就不问你了。我且把这

行李放在船上 , 待开船的工夫我来。”船家说道 : “可以使

得。”说完 , 便上前来接。李公把行李、雨伞就交待他 , 问

道 :“你这管船贵姓 ?”船家道 :“我叫烧火阿二 , 本姓姓张 ,

因为我妈嫁了姓李的 , 便又姓李。”李公道 : “我这两件东

西 , 你却收明白了。”阿二说 :“错不了 , 你就是一包金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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